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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tting of the Jiaxing Canon (Jiaxing zang) began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1589) and continued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Fascicles 
circulated as they were carved, and neither a fixed recension nor a unified cat-
alogue was ever produced. Drawing on eleven terminal colophons in which all 
five native-place elements are record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non’s pro-
ductive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drainage-network morphology of Horton, 
Strahler, and Shreve and the graph-theor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Haggett and 
Chorley, with reference to Skinner’s macroregional model and Scott’s concept 
of state legibility. The hill country west of Lake Tai is a tree. Every channel 
segment holds an order fixed once and for all at the point where it joins a larger 
stream; the graph contains no circuits, every edge is a bridge, and every interior 
vertex is a cut vertex. The low plain east of the lake is a net. Channels are dense, 
gradients are slight, tidal backwater produces reciprocating flow so that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cease to name anything stable, and the tangpu pol-
der system of Wu-Yue date has laid cross-cutting canals into a grid. Circuits 
abound, and there is no single outlet. Ordering presupposes knowledge of the 
whole; addition does not,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ere Strahler’s order parts from 
Shreve’s magnitude. The shelving plans of the Siku quanshu, like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sequence used by earlier printed canons, are systems of or-
der. The colophons of the Jiaxing Canon record only character counts, silver 
paid for transcription and cutting, and numbers of blocks, quantities that add 
but cannot rank.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numbering in the supple-
mentary canon breaks off after a handful of characters, and surviving cata-
logues differ by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fascicles. The Siku procurement 
chain, running from county to prefecture to province to the editorial bureau 
and finally to the Grand Council and imperial review, is a textbook tree, and a 
sluice can be set at any node: cut one branch and everything above it is se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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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outlet. Within a single colophon of the Jiaxing Canon, the five places 
stand in no hierarchy at all. Danyang silver passes directly into the hands of a 
Shangyuan block-cutter without traversing either Zhenjiang or Yingtian pre-
fecture, and the only barrier the state maintained along this waterway was a 
customs station taxing goods in transit. Expurgation could therefore proceed 
only point by point, its labour scaling with the number of nodes rather than 
diminishing with the depth of the hierarchy, and the criterion shifted accord-
ingly to one that requires no opening of the book: “nothing perverse in the 
language” gave way to “their inclusion in the supplementary canon was already 
excessive”. On a tree, water reaches the outlet only by passing every confluence, 
and contemporary and local writing is stopped at the first of them. A net has 
no confluences. The recorded sayings and stupa inscriptions of Ming and Qing 
Chan masters entered the canon with the money that paid for them and were 
never examined. Two hundred and eighty-eight titles that no modern canon 
has since taken up, together with several unique copies surviving in a single 
incomplete set at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owe their survival t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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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善东禅寺与刻发分离之制 

自紫柏老人去后，四方刻资，归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于是四方有

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1] 

万历三十一年紫柏真可(1543~1603)殁于狱中，刻藏经费随之不继，颛愚

观衡(1579~1646)所记的应对办法是出赀者在何处，经版即在何处刊刻，愿出

力者自检未刻之目，依既定版式付梓。治藏经史者多引此段以证刻藏中衰，

其所述实为一套仍在运转的办法，且不起于紫柏之殁。方册刻经在正式开雕

之前另有尝试，见于嘉兴府嘉善县东禅寺，倡之者为僧千松明得(1531~1588)，
事在万历十七年(1589)五台山妙德庵开雕之前近十年，向为治藏经史者所略，

近年始由王啓元揭出[2]。嘉善置县于宣德五年(1430)，析嘉兴县东北境迁善、

永安、奉贤三乡及胥山、思贤、麟瑞三乡之一部而成，治魏塘[3]，县境无运

河干流经过，与府城及松江往来倚嘉善塘一线，属太湖东南缘的毛细水网。

此地既非名山，亦不当治所，所以能成为第一处试验场，止因有人肯出赀而

又有寺可容工，两事恰在此处相遇。 
太湖流域的水系分作两种形态，其分别不在疏密而在拓扑。西部山丘区

的南溪、苕溪诸水发源于山，各自独立，终年单向汇入太湖或平原，霍顿(Robert 
E. Horton)以降的水系形态学把这类水系归入树状之列，其性状可由分叉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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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数律描述，各级河道的数目自高级向低级按几何级数递增，任一河段只有

一个下游，其等第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此后不可更易，全网只有一个出

口[4]。太湖以东的低平原则不然，河道密布，比降十分平缓，又受潮水顶托，

泄水能力小，河网纵横交织而与湖泊相互沟通，时有往复流，同一段水面今

日东行而明日西行，上下游之名于此不成其为名；五代吴越以来的塘浦圩田

更把这片洼地整理成纵浦横塘相交的格网，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彼此接续，

每一圩以斗门自控其蓄泄，一处圩内之水既可由此浦而出，亦可由彼塘而出

[5]。以霍顿所定义的排水密度即河道总长与流域面积之比衡之，太湖以东平

原属最高一等，市镇之间几无远离通航水道者。以图论言之，前者是无回路

的树，后者是回路甚多的网，任意两点之间有多条通路，全网没有唯一的出

口，也没有哪一道河能够管住其余诸道。刻经之事在后一种水面上展开，其

人力、赀财与版片的走向，便不能不受这一拓扑的规定。 
东禅寺的尝试终止于刻与发同处一地，经费与账目因之混淆，争议随起，

紫柏其后所立之制正在此处着力。徐善《楞严寺经坊总论》记密藏道开刺腕

血书紫柏所嘱十六字，曰“径山藏板，不许发经。楞严发经，不许藏板”，并

称“今其书犹在寺也”[6]；此十六字另见释福徵《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

卷下[7]，嘉庆七年(1802)楞严寺住持顿会《募刻书本藏板缺页缘例》亦引之

[8]，历二百年而寺中犹奉为成法。经版存径山而不得于径山发经，经本发楞

严寺而寺不得藏版，两地之间隔数十里水路。前人多以防经坊中饱释此制，

其说不误而未及此制所倚的物质条件，即水运对重物的宽容与低廉，径山至

嘉兴的数十里若须陆行，版与经的分置将成日常之累而不能持久。刻与印既

分，径山有版无经，楞严有经无版，无一处能独成刻、印、售的闭环，亦无一

处握有全藏。 
密藏道开择嘉兴为发行地，理由是“流通宜择五都之市，以便求者”，所

权衡者是求经之人能否到得。楞严寺在嘉兴府城西北，万历《嘉兴府志·寺观》

作“在郡治西北二里”，冯梦祯《楞严寺初建禅堂碑》作“秀水县治之东北”，

一就郡城言，一就县辖言；其地北通苏州，南通杭州，东通松江，西通湖州，

皆有水程可达，而杭州、苏州的寺院规模与檀越之富皆过嘉兴，发行地取嘉

兴者，取其居四向水程之交点。南迁亦由此定，密藏道开谓“刻经期以北地

缘簿，而费倍迁归于南”[9]，北地檀越稀少而费用倍增；章宏伟据故宫藏本

统计五台山时期现存约六百卷施刻文，江南人所捐三百七十八卷，约占六成

三，其中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所占尤多[10]。刻场之南移所随

者为出赀人的分布，此后每一笔赀财所出之地皆可成为一处刻场，径山之下

即余杭，当苕溪之冲，虞山华严阁在常熟塘之侧，姑苏兜率园在苏州城内，

三处皆临通航之水。 

2. 牌记所见的两套地理 

刑部郎中金坛于玉立施赀，刻《宗门统要续集》卷第三，计字一万二千三百九十

个，该银六两四钱四分，平湖释在照对，长洲徐普书，上元陶梦信刻，万历丁未春三

月径山寂照庵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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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丁未即三十五年(1607)，此卷列名者四人，各系籍贯于姓名之前，末

书刻成之地与年月，通计五处地名，无一相同。于玉立为金坛人，万历十一

年进士，时官刑部郎中；释在照为平湖僧，任校对；徐普为长洲人，任书写；

陶梦信为上元人，任刊刻；经版成于余杭径山之寂照庵。金坛属镇江府，平

湖属嘉兴府，长洲属苏州府，上元属应天府，余杭属杭州府，一卷之成牵动

五府五县，牌记必系籍贯，缘于所记诸人本不在一处。《四库全书》各册之末

亦列衔名，所列为总校官、分校官与誊录，其人所在即四库馆所在，无须别

著地名，衔名之设出于议叙与追责[12]，两种题名体例的分别，反映的是一部

书把人集中到一处，一部书把工分散到各处。以下十一条皆五项籍贯俱备者，

其取样受牌记体例之限，章宏伟指出陈玉女表四十一在刻工、校对者、书工

三栏所标卷数仅二百七十三、二百五十七、一百七十三，与五台山刻藏的实

数相去甚远，完整牌记主要出现于南迁径山之后。前人取用此项材料，或据

施主一栏考家世行辈，或据施主与愿求两栏统计信仰分布，所得为一份赞助

的名单；五项籍贯合观，所得则是一份逐卷更换成员的用工记录。丹阳诸条

见李国庆主编《〈径山藏〉所载牌记资料汇编》，逐条注明册页[13] (见表 1)。 
 

表 1. 丹阳组牌记五项籍贯要素 

经卷 施主 校对 书写 刻工 刻地及年月 汇编册页 

大宝积经卷二五 丹阳贺学礼等四人 荆门州沙弥清莲 真州沙弥了因 溧水毛有光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万历甲午 二册八一 

佛说未曾有正法经

卷二 丹阳贺懋熙等五人 金陵释仁朴 长洲徐普 上元王芝 
径山化城， 

万历癸丑正月 六册四三六 

佛藏经卷一 丹阳贺学易 平湖释在照 金陵傅文贞 进贤丘添祥 
径山寂照庵， 
万历丙午季夏 

七册二七九 

佛说大吉祥天女经 丹阳贺学易 嘉禾道梅 长洲徐普 建阳邹友 径山寂照庵， 
万历己亥十二月 

六册五二六 

道行般若经卷一 丹阳孙云翼 平湖释在照 南昌万承明 进贤傅汝权 
径山寂照庵， 
万历丁未孟夏 一册五九一 

 

五条年月自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至三十五年(丁未，1607)，刻地三

见其名，同在径山一山之内而分属不同庵院；施主五条皆丹阳人，贺氏四条，

孙氏一条。校对得荆门州、金陵、平湖、嘉禾四处，皆为僧，荆门州在湖广，

去径山二千余里；书写得真州、长洲、金陵、南昌四处；刻工得溧水、上元、

进贤、建阳四处，五条五人无一重出。并金坛一条观之，平湖释在照于丙午、

丁未两年之内三见，长洲徐普自己亥至癸丑十四年之间三见，而六条所用刻

工六人各不相同，可知校对与书写由少数人反复承担，刊刻则每卷另换他人，

径山刻场自有一小批常驻之人，其职在对稿写样，刻工不常驻，随卷招之而

来。稍晚另有一组在常熟，其牌记于籍贯之外兼载字数、写银、刻银与板数

[14] (见表 2)。 
虞山五条刻地如一，皆作虞山华严阁；毛凤苞即毛晋(1599~1659)之原名，

摄大乘论本一条施主为毛褒而校对者之一署常熟毛晋，毛褒、毛袞皆毛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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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崇祯壬午至甲申(1642~1644)三年之间，出赀者与经场同在常熟，校对出

太仓、吴县，书写出上元、江宁，刻工出句容、长洲、溧水。学界习以“径山

藏”为《嘉兴藏》别名，就万历中期径山诸庵所出者言无不妥，崇祯以后可考

的刻场尚有虞山华严阁与姑苏兜率园，径山四庵之中古梅庵一处见于顺治己

亥所刻《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兜率园一处见于崇祯二年所刻《松隐唯庵然

和尚语录》卷一末识[15]。宋元诸藏皆有一寺一山为其定所，《嘉兴藏》自崇

祯以后则无定所可言，刻场随出赀者而增设，与一道港汊之开凿只须与旁近

水面相通、不必先在全网取得位次者同其理。 
 

表 2. 虞山组牌记五项籍贯要素及工料 

经卷 施主 校对 书写 刻工 刻地及年月 字数、工银、板数 

金刚顶瑜伽中 
略出念诵经 

常熟毛凤苞 
太仓东塔寺道源、

吴县东湖戈汕 
上元罗章 句容潘守诚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四一四二八字，写银一两六钱 
五分三厘，刻银十四两二钱六分

五厘，板六十块 

禅秘要法经 常熟毛凤苞 
太仓道源、 
吴县戈汕 上元罗章 长洲李如科 

虞山华严阁， 
崇祯壬午 

四〇四九二字，刻银十四两一钱

七分三厘，板五十块 

佛三身赞 常熟毛凤苞 
吴县郁慈明、 

戈汕 
江宁黄铭 长洲李如科 

虞山华严阁， 
崇祯甲申 

三九一字， 
刻银一钱三分七厘，板一块 

摄大乘论本 常熟毛褒 吴县殷时衡、 
常熟毛晋 

东吴尤在一 溧水杨可澮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二六四九八字，刻银九两二钱 
七分五厘，板三十六块 

佛说诸行有为经 常熟毛袞 太仓道源、 
吴县戈汕 

上元于从龙 
句容潘守诚、 
长洲李如科、 
句容濮承烈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八〇三字，刻银二钱八分， 
板二块 

 
万历径山的常驻者为平湖、嘉禾之僧，崇祯虞山的常驻者为太仓、吴县

之士，皆出本刻场周围数十里之内，刻工则始终来自远处，无一在刻场邻近，

可知常驻者由刻场的地缘决定，刻工由行业的地缘决定。十一条中施主与刻

工无一同县，丹阳贺氏、孙氏五条用溧水、上元、进贤、建阳之工，越府而及

他省；金坛一条用上元；常熟毛氏五条用句容、长洲、溧水，其中长洲李如科

三见，与常熟同属苏州府而异其县。校对一栏则有同县之例，摄大乘论本施

主毛褒与校对者毛晋父子同为常熟人。出赀依宗族乡里而聚，故丹阳一门四

条、常熟一门四条，赀财在家族之内递相而出；奏刀依行业而聚，故刻工尽

出刻书传统区。一卷之成，是这两套本不相干的分布在某处刻场的一次交会，

而使交会成为可能的既非教门，亦非官府，乃是可以载重的航道。 
十一条所得刻工凡十一人，上元三见(王芝、陶梦信、邵应兆)，溧水二见

(毛有光、杨可澮)，句容二见(潘守诚、濮承烈)，进贤二见(丘添祥、傅汝权)，
建阳一见(邹友)，长洲一见(李如科)。上元、溧水、句容同在应天府境，与江

宁、江浦共为南京都会圈；进贤、南昌属江西；建阳属建宁府，为闽中书林所

在。三处按明代政区分属南直隶、江西与福建，彼此并无隶属往来，应天诸

县由长江下达镇江，转京口闸入运河南行，进贤、南昌循赣江北下鄱阳湖，

出湖口入长江东趋镇江而后转漕，建阳则溯建溪至浦城，陆行越仙霞岭至江

山，复循衢江、富春江下钱塘，三路之中惟闽路夹一段陆程。施主一侧则更

集中，丹阳当京杭运河穿城之处，金坛倚丹金溧漕河东北接运河，常熟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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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塘南通苏州、福山塘北出大江，平湖倚平湖塘，吴江当运河干线，杭州为

运河南端之终。大宗施主之中，桐城吴用先施刻至三百四十一卷，泰和萧士

玮、杨仁愿亦所施不少，三人虽不在环太湖水网之内，然桐城临长江，泰和

当赣江中游，其东下之路与进贤、南昌刻工所行者相同。出赀与奏刀虽属两

套地理，所共用者是同一组航道，前者集于航道的密网之处，后者散在航道

的远端。 

3. 逐卷核算与定本之不能 

常熟毛凤苞施刻《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计字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八个，写

银一两六钱五分三厘，刻银十四两二钱六分五厘，板六十块，崇祯癸未虞山华严阁识。 

常熟毛凤苞施刻《佛三身赞》，计字三百九十一个，刻银一钱三分七厘，板一块，

崇祯甲申虞山华严阁识。 

两条同出虞山华严阁，相隔一年，字数之差逾百倍而记账栏目一无所减；

丹阳组作“计字若干个，该银若干两若干钱若干分若干厘”，金坛一条作一

万二千三百九十个、六两四钱四分，三组分处三地，年代相去三四十年而账

目格式如一，此式通行于全藏。板数一栏所记为该卷所耗雕版之实数，《嘉

兴藏》通行的版式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16]，每半页二百字，以《金刚顶瑜

伽中略出念诵经》四万一千余字用六十板计，一板所容约三四半页，而《佛

三身赞》三百九十一字仅当二半页，却独占一板，其板未满而余地并不让与

他卷。雕版为经场中最重之实物，其数既随卷开列而不与他卷共用，则一卷

刻竟之时，该卷的经文、账目与版片三者同时齐备，可脱离余卷而独存；虞

山五条之中写银一栏惟《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一条具之，其余四条止

载刻银，所载项目虽多寡不一，结算的范围始终以本卷为限。 
一卷之赀既足即可开雕，不待他卷，一卷刻竟即可印行，不待全藏，募化

所及止于某一卷，出赀者所认领的是一个有确定字数与确定银数的对象。此

法所以可行，仍在于水网的细密与运脚之廉，嘉善塘、平湖塘、丹金溧漕河

一类支流深入市镇，一名丹阳士人无须与他县素不相识的同好合赀，独出六

两余银即可得一卷之功德，样稿与印本随船往返，数日可达。其代价在全局，

全藏无汇总收支之处，亦无记录已成未成之数的总账，增入多少、何时增入、

由谁增入，止能从各卷牌记逐条追索。《四库全书》在同一件事上取径相反，

以部分校，以册装潢，以阁排架，进度由高宗定期查核，誊录三千八百二十

六人限五年缮写一百八十万字，事竣按字数议叙，每一册自缮写之始即知其

在全书中的位次；四库在全书缮竣之前无一册可以流出，《嘉兴藏》在全藏

刻竣之前已有数千卷在民间流通，未成并不妨碍其中任何一卷成为可以购置

与请藏的独立物品。 
全帙之数究竟几何，传世著录彼此不合，其间的出入远非传抄之误所能

解释。故宫博物院著录作二千一百四十一种、一万零八百八十八卷、二千四

百五十三册、三百四十四函，函号始“天”终“史”，中分首一函、正藏二百

一十函、续藏九十函、又续藏四十三函[17]；韩锡铎所计正、续、又续三部卷

数合之亦为一万零八百八十八，而函号作始“天”终“鱼”。台湾地区藏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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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九百七十五卷，康熙《嘉兴府志》作六千三百一十卷，陈垣据慧辉请藏

记作三百三十函六千七百六十卷，1920 年刊《经值划一》即通行的《嘉兴藏

目录》著录二千零九十种，二〇〇八年民族出版社重辑本则为三百七十八函、

二千二百四十六种、二千六百五十二册[18]。杨玉良检故宫所藏五种目录，谓

其“不仅互有差异，而且与故宫藏实际情况明显不同”，并考出故宫本较台

湾地区本多二百二十余种。康熙府志所记最低，修志之时刻藏尚未终止，此

数当为一时刻成之数，诸本之差既由年份而来，亦由各本所收得的多寡而来。 
曾有人试图为这部书立一个定本而终于不能，其痕迹留在续藏最前二种

的版心之上。此二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八卷与《大方广佛华

严经疏钞》八十卷，辽宁省图书馆与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藏本的版心之下分

刻“天地玄黄宇宙鸿荒”“日月”等字。千字文编号是宋以来刻藏通行之法，

其前提为先知全帙之数，函次既定则某函当得某字早已排定；续藏起首二种

既已刻上此等字，可知曾有人着手依旧法编次，其后不复见，可知中辍，而

中辍之由，水系形态学中恰有一组现成的分辨可以借来说明。斯特拉勒

(Arthur N. Strahler)的定级之法自源头算起，凡无支流汇入者为一级，两条同

级相遇乃升一级，异级相遇则从其高者，一河段之级由它在全网中的位置决

定，而不由流经其中的水量决定[19]；施里夫(Ronald L. Shreve)改计其量，凡

源头之链皆记为一，两链相合则其量相加，一河段之量即其上游源头之数，

量随源头之增而增，不须先知全网之形[20]。等第之法须先知全局而后可施，

累加之法则随得随记，二者所要求的前提本不相同。四库的分架图与历代刻

藏的千字文皆属等第，每一册、每一函在缮写与开雕之前即已有其位；《嘉

兴藏》的牌记所记者是字数、工银与板数，皆可相加而不能定次，一卷刻成

便记一卷之数，全藏之量随施主之增而增。宋《崇宁藏》《毗卢藏》诸藏亦民

间募刻，其募化先定全帙而后分募诸函，故千字文行之无碍；《嘉兴藏》把募

化的单位降到卷，等第之法遂无所措其手，而累加之法自始便在牌记上运行

无碍。 
以目录学的成法衡之，《嘉兴藏》既不合卷帙有定的一部书，也不合篇目

预拟的一套丛刻。诸家著录相差逾四千卷，其中数种又是不同年份或不同藏

本的截面，“《嘉兴藏》”一名在清代所指者已非同一批书，甲寺所藏与乙家

所购未必相同。冯国栋、张敬霞考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六百七十九种，约当

《经值划一》所著录的三分之一，而其中《黄檗木庵禅师语录》《晦夫林皋禅

师夹山竹林寺语录》《纪安经禅师语录》《五叶弘传》《清凉顶目彻禅师语

录》等数种，不惟《经值划一》未著录，故宫博物院、台湾地区“国家图书

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与称名寺所藏诸本以及新文丰影印本亦皆未收。

一部残帙之中存有全世界别处所无的经卷，这在四库七阁之间是不会发生的

事，七阁各本同出一目，缺者俱缺，有者俱有。任何针对《嘉兴藏》的查缴，

都须先解决一个在四库那里不存在的问题，即所查者究竟为何物。 

4. 设闸与无闸 

兹有径山寿光上人载经板过关门，辄以一言通于长公……乃紫柏大师及陆五台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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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未了公案。[21] 

钱谦益(1582~1664)作此札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收信人王澧父子时榷

关南新，同时所作《与王楚先》云“近以载经板过关门，辄以一言为先容，不

但求免榷税，意欲求为金汤护法”，《钱牧斋先生尺牍》中提及寿光者共九

封，往复所争者为税，遍检其辞未见一语涉及经文的是非。其时距开雕已七

十二年，《嘉兴藏》正处流通最盛之际，而国家机器与之发生的制度性接触，

只是运河与钱塘江上的一处榷关，所征者为货物之税，经板于此与他货同科。

所载者又是经板而非印本，雕版既可装船过关，一处经场对版片便无长久的

固着之力；国家若欲于源头设关，须先有一处固定的源头，而此书的经版自

五台山迁径山，刻成之地又散在径山诸庵、虞山华严阁与姑苏兜率园之间。 
四库一侧的情形与此相反，各省采访局按行政区分层而上，督抚责成藩

司，藩司责成府县，府县责成绅衿书贾，所得汇于省局而后北运，江苏进书

四千八百零八部，浙江四千六百部，云南、奉天各四部；四库馆继之，集誊录

三千八百二十六人于北京一馆，缮成副本；军机处与御览居其末，四库馆定

《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令将原书封固进呈、交军机处奏闻销毁，不许地方

自行销毁[22]。条款之所以能规定将原书封固进呈，前提在于原书有一个可以

按址而索的所在，府县接到名目即可上门去取，而这个前提又出于采进的层

级本身，一书自民间入于七阁，其经行的路线是唯一的。 
哈格特与乔利把霍顿一系的河系形态学与人文地理的交通网分析并置于

同一套图论语汇之下，所用的指标之中最能分别两类网络者为回路[23]。一个

只有分枝而无回路的图，节点数为 n 则边数必为 n 减一，任意两点之间只有

一条通路，每一条边都是桥，每一个内节点都是割点，去其一则全图必裂为

二；回路一旦出现，凡落在回路之内的边既非桥，其两端亦非割点，去之而

全图仍然连通，坎斯基以回路指数计量交通网的成熟程度，所量的正是此物

[24]。四库采进的层级恰是前者，县为一级支流，府为次级，省局为干流，四

库馆与军机处为唯一的出口，每一节点只有一个上游，故处处可以设闸，且

在任一处剪断，其上游的全部支系随之与出口隔绝，省局一封而全省之书不

达，军机处一驳而全国之书不入。《嘉兴藏》一侧的联结则不经任何上级节

点，丹阳的赀财直接落到上元的刻工手上，中间既不经镇江府，也不经应天

府，牌记所载五处地名之间既无隶属，亦无先后，任一处停业而其余四处照

常运作，此即回路网络的走法，也是江南水面上舟行的实况。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论中国的区域，以分水岭为界而不以行省府县

为界，谓长江下游大区的核心即太湖平原与运河沿线[25]。其说实有两重树的

设想，外层以流域划界，一大区即一集水之区，内层以中地体系分级，市镇

之上有县城，县城之上有府城，货与人自下而上层层汇聚。用于西部山丘诸

水与其上的市镇固无不合，用于太湖以东的低平原则失之，此地的市镇多以

水道彼此直通，不必经由上级中地转输，其间的往来在中地体系的图上找不

到对应的边。四库采进以省造册，江苏与浙江两栏所切分的，本是一个由运

河与太湖连成的整体；丹阳、金坛属镇江府，常熟、长洲、吴江属苏州府，上

元、溧水、句容属应天府，明末俱在南直隶而入清为江苏，平湖属嘉兴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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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属杭州府，明清皆隶浙江，而一卷牌记之内的五处地名往往横跨此二省。

国家用以计数的单位是一副树，这项事业赖以运作的单位是一张网，二者不

可通约，入口无从设关的根由即在于此。 
斯科特(James C. Scott)谓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在于对象可读，须先经简

化、集中、编目与定名，然后措置可施[26]。可读所要求的正是一副树的形状，

唯有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位次，且这个位次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抽换与

删削才能在一册之内准确施行；四库三关便是把书籍整成树的装置，采进使

之集中，缮写使之齐一，编目使之各得位次，删汰因而是入口处的一次性筛

选。《嘉兴藏》循网而行，未经任何一处足以使之可读的机构，卷数不定，目

录互异，经版散在数寺，印本随施随发，乾隆间所面对的是一批已散出百余

年而从未有过完整清单的书，所能采取的手段只能是事后的检索。筛选沿树

而行，其代价随层级之深浅而定，剪一枝即断一片；检索沿网而行，其代价

随节点之多寡而定，须逐点访求，前者的遗漏率在理论上为零，后者则必大

于零而无从核计。吴疆(Jiang Wu)所倡区域宗教系统之说亦承施坚雅而来，以

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寺院的分布密度[27]，华凯琦(Kaiqi Hua)考宋元杭嘉湖刻藏

的赞助网络，与本文同处一空间而异其时段[28]，陈玉女所问者为何以嘉兴楞

严寺得任发行之责，落点在选址与社会资源，而本文所问是水网的拓扑如何

使入口设关无从措手。 

5. 汰与留 

甚至拉入塔铭志传……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

亦据奏请毁彻，所有经板书篇，均经一体芟汰，期于澄阐宗门。[29]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甲戌这道上谕，指斥的着眼点落在文类，塔铭与

志传本为文集之体，编入释藏续编，其失在错置；四年之前钱谦益的《初学

集》《有学集》已遭全毁，所据者是悖谬之罪，同一人的文字收在别集之中以

义理论罪，收在释藏之中以体类论失。前人多把这道谕旨系于乾隆批判钱谦

益的整体进程，视为管制的又一次收紧[30]，此说可以说明力度的增加，说明

不了措辞何以转向，若只是收紧，尽可沿用悖谬二字径斥其文之不可留，无

须绕到塔铭志传该不该入释藏这一层上去。《紫柏尊者别集》序署庚子(顺治

十七年，1660)“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钱谦益焚香肃拜谨序”，《大佛顶首

楞严经疏解蒙钞》序署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海印弟子虞山蒙叟”，《般

若心经略疏小钞》署“海印弟子钱谦益集”，此外为憨山德清(1546~1623)作
塔铭收入《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五，又订《护法录》一种。诸处署名所标

身份俱在僧籍之外，其文入藏所循之途不过为人作序、为经作疏钞、为前代

僧人作塔铭三者，皆不须经过审定，所须者惟有人愿出赀刻之；一卷之赀既

足即可开雕，一卷之中收入何人之文，止取决于出赀者与经场中人的意向。 
自禁毁至芟汰的次第，可按《清高宗实录》所载年月排比。乾隆三十四年

(1769)六月初六禁毁《初学集》《有学集》，见卷八三六；同年十二月壬子谕

经史及诸集内所有钱谦益序文，语无悖谬者俱不必彻毁，见卷八四八；十二

月甲寅以续藏经内有钱谦益《塔铭跋》二种，批所言皆释家之事、语意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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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碍、亦不必撤去，同见卷八四八；三十八年二月甲戌即前所引之谕，见卷

九二六；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甲申以钱谦益、金堡、屈大均三人诗文逐细查

明、概行毁弃，而刘宗周、黄道周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见卷一〇二

一；五十二年(1787)六月戊申以阎若璩(1636~1704)《尚书古文疏证》引钱说未

删，令纪昀(1724~1805)删改，见卷一二八二。三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所称续藏

经，倾向指官修《龙藏》之续藏，与《嘉兴藏》续藏不可径相坐实，两谕相隔

三年余，可以相较者在准据而不在对象。 
三十四年以语无悖谬为准，所问者是文字的是非；三十八年以列入续藏

内已为过分为辞，所问者是体类的当否，两种准据的分别在其可执行性。义

理是否悖谬，须逐卷通读方能判定；文类是否错置，只须看一眼著录的名目。

面对一部有总目、有分架图、位次早经排定的《四库全书》，逐卷通读的成本

可以负担，四库馆的分校官本来就在做这件事；面对一部无总目、卷数不定、

印本随水路散在南北僧俗之家的《嘉兴藏》，逐卷通读无从措手，能够执行

的准据只剩下可由名目一望而定者，塔铭、志传、语录、疏钞皆是文类的名

目，不必开卷即可指认。这一转向仍以两副网络的分别为根由，树上每一条

边皆是桥，剪其一而上游全数随之而去，故删汰可以选在层级较高之处一次

施行，尽可从容读过再定去取；网上落在回路之内者既非桥亦非割点，去之

而余者仍相通，删汰遂只能逐点而除，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

乾隆三十八年谕旨以文类为辞而不以义理为辞，与宽严无关，所反映的是国

家在这一对象上所能负担的甄别成本。 
雍正重刊藏经，御制序中说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

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

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31]。序中谓之南藏一语系对永乐南藏的混

称，所指之嘉兴府经板实为《嘉兴藏》；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十二

字，是自国家一方所见的逐卷集结，入藏的准据在当时人之所崇信而不在一

部预定的目录，其结果便是未经明眼辨别淄渑。序末所谓今亦不无删汰、俾

归严净，指的是官修《龙藏》的编次，其立言之法是把《嘉兴藏》当作反面的

样本，两朝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连贯的。 
逐点检索的遗漏率既无从核计，其实际的量则可由两处旁证窥见。仇兆

鳌《杜诗详注》引钱谦益注二百六十七处，禁毁之后实删七十四处，余一百

九十三处未删，漏删之比达七成二，芸生堂本仓促补刻，大文堂本沿袭其漏

[32]；此书的书名、作者与版本俱在案，官府所不知者是它的内文，而查缴所

要剔除者正藏在内文之内，名目一层的可读性于此全不济事。地理上的遗漏

则有澹归一案，澹归今释(金堡，1614~1680)于康熙十七年(1678)自广东丹霞北

上请藏，其路溯北江至韶州，越大庾岭而入赣江，北下鄱阳湖，出湖口顺长

江东趋，转运河而至嘉兴楞严寺，十八年四月发僧奉经回丹霞；乾隆四十一

年，南韶连兵备道李璜过丹霞别传寺，启寺中封锁之厨，得其诗文集，遂毁

其骨塔碑志，方志所刊诗文尽行铲削[33]。自请藏至发觉相距九十八年，而钱、

金、屈三人概行毁弃之谕正下于同一年，国家欲清之，须有一名兵备道恰好

经过、恰好启厨、恰好认得那批文字，以执行不力责之并不中肯，凡以舟楫

散出者，须以人足逐处收回，人足所及的范围远小于当年舟楫所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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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网之处正是留存之所在，而入与留两端出于同一个拓扑。树上的水必

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出口，一级支流的水量最小，来路最杂，恰是在第一

道汇口即被拦下者；四库的第一道关口在各省采访局，当代之文与地方之文

最先在此暴露，钱谦益、金堡、屈大均三人诗文概行毁弃即下于四库开馆之

际。网上没有汇口可言，一处新水面只须与旁近相通便自成一道，明清禅师

的语录、塔铭、疏钞因此不必经过任何一次汇合即已入藏。蓝吉富依蔡运臣

《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统计，《嘉兴藏》中有二百八十八种典籍至

今未被包括日本《卍续藏》《大正藏》在内的任何新编大藏经收录，其中二百

四十种属明清二代禅宗典籍，明代五十一种，清代一百八十九种，以语录为

最多，其主角大多是万历以后迄雍正以前的禅师，与刻藏诸卷的施主、刻工

同时，其语录塔铭刻成之日距其人身殁往往不过数年。 
入之不受拦阻既由拓扑而定，存之不能尽除亦由拓扑而定。树状水系一

处干流淤塞，上游诸水俱无所出；网状河网一道港汊淤塞，水由旁道而行，

全网不因一处之废而废。四库之书集于七阁，位次既定，抽换某册某页皆有

图可循，七阁各本同出一目，抽毁一次即及于全部副本；《嘉兴藏》之经板散

在数寺，印本散在南北僧俗之家，一处刻场停工则别处仍可开雕，一部藏本

残缺则别部存其所缺。冯国栋、张敬霞所考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残帙中的数种，

木庵性瑫(1611~1684)、林皋本豫(1588~1646)、纪安大经、顶目弘彻(1588~1648)
诸人的语录，作者皆殁于顺康之际，而其书仅存于这一部由黄梅寺散出、经

刘承幹与张叔平之手于一九四七年归浙大的残本之中。二〇〇二年以后重辑

此藏，所用之法正是在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寺庙逐处搜集，以诸本相

补而后成三百七十八函之数，其作业的形状与乾隆间的逐点查缴恰好相同，

所异者一为收一为除。故宫本正藏之中《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一部十

四册，乾隆三十四年奉旨校理时自大藏撤出，改存养心殿，同时抄录续藏、

又续藏目录一册[34]；谕旨明令此书经板书篇一体芟汰，而宫中所藏的这一部

并未销毁，至今犹存。 

6. 结语 

把这部书放回它所由生的水面上看，它的种种不整齐便都有了来处。刻

与发分置径山、嘉兴，募化下降到卷，用工逐卷跨州县征调，三事同以水运

的低廉与水网的细密为前提，径山至嘉兴的数十里若须陆行，此制不能维持

二百年，一名丹阳士人若须车载牛挽，六两余银也买不来一卷之功德。太湖

以东的低平原是回路甚多的网，一道港汊只须与旁近水面相通便自成一道，

在全网之中并无先于自身而存在的位次，《嘉兴藏》的刻场、赀财与版片既

循此网而行，其卷帙便同样无位次可编，牌记所记的字数、工银与板数皆可

相加而不能定次，正如施里夫之量可以随源头之增而增，斯特拉勒之级却须

先知全网之形。续藏版心的千字文刻至“日月”而止，诸家著录相差逾四千

卷，都是等第之法在一张网上失效的结果。 
国家在这部书上所遇到的困难，与编者立不成定本的困难同出一源。四

库采进的县、府、省、馆、枢是一副标准的树，每一节点只有一个上游，每一

条边都是桥，故处处可以设闸，剪一枝而其上游全数与出口隔绝，删汰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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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口一次完成；《嘉兴藏》的入口散在每一位施主的私囊，国家在这条水

路上所设者只有榷关一处，寿光上人载经板过关，所争的也不过是免税，删

汰因此只能逐点而除，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逐点而除的代

价既不可支，能够执行的准据便只剩下不必开卷即可指认者，“语无悖谬”

让位于“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指斥之辞从义理落到文类，其实是国家在

这一对象上的甄别能力所划出的界线。《杜诗详注》一书之内漏删一百九十

三处，丹霞别传寺一厨之中封存九十八年，都是这条界线的实测值。 
这副形状既决定了国家汰不干净，也决定了哪一类文字得以留下。树上

的水必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出口，一级支流水量最小而来路最杂，恰在第

一道汇口即被拦下，四库的第一道关口设在各省采访局，当代之文与地方之

文最先在此暴露；网上没有汇口，明清禅师的语录塔铭只须有人出赀便自成

一道，入而无人过问，二百八十八种未被后世任何新编藏经收录的典籍，四

分之三以上是与刻藏同时之人的著述。及至清人逐点搜求，一处刻场停工而

别处仍在开雕，一部藏本残缺而别部存其所缺，浙江大学图书馆那一部残帙

中的木庵性瑫、林皋本豫、纪安大经、顶目弘彻诸人语录，遂为海内外诸本

所仅有。就一部大藏经的整齐而言，《嘉兴藏》远不能与《四库全书》相比；

就明清之际当代文献之得以存世而言，四库亦不能与《嘉兴藏》相比。这个

差别在两副互不通约的网络形状，一副把书集中到人那里去，一副把书分散

到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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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五方为一卷：《嘉兴藏》的水路集结与文本的去留 

摘要：《嘉兴藏》自万历十七年(1589)开雕，历二百余年，边刻边流通，未成

定本，亦无统一目录。本文取五项籍贯要素俱备的十一条经末牌记，借霍顿、

斯特拉勒与施里夫的水系形态学以及哈格特、乔利的地理网络分析，参以施

坚雅的大区理论与斯科特的国家可读性概念，考察这部书的刊刻组织。太湖

以西山丘区是树，每一河段皆有其等第，等第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图上

无回路，每一条边都是桥，每一个内节点都是割点；太湖以东低平原是网，

河道密布而比降平缓，受潮顶托而时有往复流，上下游之名于此不成其为名，

塘浦圩田又使纵浦横塘相交成格，回路甚多而无唯一出口。等第之法须先知

全局，累加之法则不须，斯特拉勒计级而施里夫计量，二者的分野正落在这

里。《四库全书》的分架图与历代刻藏的千字文编号皆属等第，《嘉兴藏》的

牌记只记字数、工银与板数，是累加，故续藏版心的千字文刻至“日月”而中

辍，传世著录相差逾四千卷。四库采进的县、府、省、馆、枢是一副标准的

树，处处可以设闸，剪一枝而其上游全数与出口隔绝；《嘉兴藏》一卷牌记之

内的五处地名互不隶属，丹阳的赀财直落上元刻工之手，中间不经镇江、应

天二府，国家在这条水路上所设者只有榷关一处。删汰因此只能逐点而行，

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遂改用一种不必开卷的准据，“语无

悖谬”让位于“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树上的水必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

出口，当代与地方之文在第一道汇口即被拦下；网上没有汇口可言，明清禅

师的语录塔铭随赀而入，入而无人过问，二百八十八种未被后世任何新编藏

经收录的典籍与浙江大学图书馆一部残帙中的数种孤本，皆由此存世。 

关键词：嘉兴藏，牌记，江南水网，网络形态，国家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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